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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高纬度区域海冰及气象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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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5 月布放在北极随海冰漂流的自动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获取的观测

数据，分析了北极高纬度区域的大气特征和海冰生消过程。根据海冰的漂移轨迹分为两个阶段分析，

第 1 阶段，海冰主要向东南漂移；第 2 阶段，海冰主要向东北漂移。第 1 阶段观测的平均气温和平均

相对湿度分别为–6.6℃ 和 93%，第 2 阶段观测的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分别为–29.3℃ 和 76%，第

2 阶段平均气压高于第 1 阶段。海冰的漂移轨迹主要受到波弗特高压外围气流的影响。利用自动气

象站漂移轨迹计算得到海冰漂移速度，与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海冰漂移速度比较显示，两者纬向速

度更为接近。海冰在第 1 阶段以融化为主，海冰厚度略有减小，8 月份海冰生长率为–0.11 cm/d；海冰

的生长过程主要发生在第 2 阶段，1–3 月生长率均超过 0.9 cm/d，2019 年 3 月海冰生长最快，平均生长

率为 1.3 cm/d，海冰的增长一直持续至观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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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极海冰是地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气–

冰–海之间的能量平衡过程 [1– 2]。在全球变暖的背景

下，北极变暖是全球变暖的 2～3倍 [3]，称之为“北极放

大”效应 [4– 5]。近年来，北极海冰范围和冰厚都在减

小 [6–8]。不同遥感产品得到的结果都说明了北极海冰

的快速减少 [6]，而且高纬度的多年冰减少更快 [9–10]。研

究显示，2009–2016年北极中央区发生 6次明显的中

央区海冰低密集度过程，即海冰密集度低于 75%[11]。走

航观测显示，1999年中国首次北极考察发现从北冰

洋最南端至 82°N发现大片开阔水域 [12]；2010年中国

第 4次北极考察期间北极高纬度区域海冰厚度为 1.5～

2 m，很少有超过 4 m[13]；2017年中国第 8次北极考察

期间高纬度中央航道海冰平均密集度和平均冰厚分

别为 64%和 1.5 m，且 85°N以北存在低密集度区域[14]。

北极海冰的减少会增加海洋吸收太阳辐射，增加的太

阳辐射反过来又会加速北极海冰的减少，引发北极的

正反馈机制[15–16]。北极海冰减少还会引起 1 000～850 hPa

高度的大气层增温 [17]。因此，随着北极海冰快速减

少，北极海冰正在由多年冰为主向季节性海冰转变[18–19]，

这使得北极海冰更容易受到大气强迫的影响 [20]。

目前，由于缺少现场观测，北极海冰研究依赖于

模式或是卫星遥感，但是不同模式的结果比较，以及

和观测比较的差别仍然很大 [21–22]。目前，基于卫星遥

感得到的不同海冰厚度产品差别仍然比较大 [23–24]，而

且时空分辨率有限，需要更多的观测来检验。因此，

北极漂移自动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的观测对于填补

这些空白意义重大，收集的数据可以用来验证卫星遥

感反演结果和数值模式模拟结果。国际上为了获取

更多的北极现场观测数据，1997–1998年开展了为

期 1年的大气、海冰、海洋综合观测，SHEBA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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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face  Heat  Budget  of  the  Arctic  Ocean)[25]， 并 且 于

2020–2021年又开展了北极气候研究多学科漂流计

划（Multidisciplinary drifting Observatory for the Study of
Arctic Climate，MOSAiC） [26]，为北极的研究及模式参

数化方案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我国在 1999–2020年夏季共开展了 11次北极科

学考察。在长、短期冰站作业期间，开展了大气–海
冰的连续观测，获取了大量的观测资料。本文利用

2018年夏季中国第 9次北极科学考察期间 [27]，布放在

海冰上的自动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获取的长时间序

列大气要素和海冰温度剖面数据展开分析。借助于

这些宝贵的数据，分析了北极高纬度区域大气特征和

海冰生长过程，有助于为未来模式参数化方案的改进

和提高提供参考。 

2　现场观测和数据

本文数据是基于中国第 9次北极科学考察期间，

布放于海冰的自动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观测取得

的。气象站于 2018年 8月 20日冰站工作期间布放在

海冰上（84.788 3°N，166.106 8°W），海冰厚度为 2.4 m，

积雪厚度为 4 cm，海冰干舷厚度为 41 cm。自动气象

站随着海冰漂移自动观测获取数据，并通过 Argo卫

星传输回国内，数据为每小时采集 10 min平均数据。

本次布放的自动气象站由支架、传感器、卫星发射天

线、数据采集器和电源系统组成（表 1）。分别在 2 m
和 4 m高度安装了风速、风向和温度、湿度传感器，

在 2 m高度安装了总辐射传感器，大气压力传感器安

装在电源箱内，所有传感器与低温数据采集器相连

接。气象站从 2018年 8月 21日开始传输资料，到

2019年 5月 11日停止传输数据。由于自动气象站随

海冰漂移，因而无法准确测量风向，文中对风向不做

分析。由于风传感器受到冻结的影响，会影响到风资

料的精度，我们把连续 24 h静风状态的风速数据剔

除。自动气象站在观测期间随着海冰漂移（图 1），从
最初的位置向东南和向东北漂移至观测结束时候的

高纬度位置（85.933 9°N，91.299 1°W）。辐射传感器受

到积雪或者结冰的覆盖，其观测数据无法反映真实状

况，由于难以剔除无效数据，因而本文不做分析。

在自动气象站附近，同时布放了一套温度链浮标

（SIMBA）。该温度链浮标由苏格兰海洋学会下属的

SRSL公司（http://www.srsl.com/）研发，由机箱和温度

链两部分组成。机箱包括电源和控制两部分，并且内

置 GPS模块传输数据。温度链部分长 480 cm，每 2 cm
间距内置一个温度传感器，共 241个温度传感器，温

度传感器分辨率为 0.062  5℃，温度链测量精度为

0.1℃。温度链浮标布放在冰上的部分约为 1 m，通过

布放在海冰上的温度链浮标可以获取连续的气–冰–
海垂直温度剖面，观测时间间隔为 6 h。温度链浮标

观测开始于 2018年 8月 21日，2019年 5月 8日之后

无法获取有效数据。为了便于结合温度链浮标数据

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 2018年 8月 21日到 2019年

5月 8日的自动气象站数据进行分析。

为了研究自动气象站随海冰的漂流过程，本文使

用了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NSIDC）日平均的海冰漂流数据，该数据

由多个卫星遥感数据和国际北极浮标计划（ Interna-
tional Arctic Buoy Program，IABP）实测数据同化得到，

为等面积投影网格，空间分辨率为 25 km×25 km[28]。

本文还使用了自动气象站观测同期的 ERA-Interim数

据，用于分析大尺度的大气环流背景和辅助风速分

析。ERA-Interim数据是欧洲预报中心（The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
第 3代再分析资料，包含 1979年至 2019年 8月的再

分析资料。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时间分辨率为每

表 1    自动气象站传感器参数

Table 1    The type and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sensors for the drifting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station

要素 型号 测量范围 精度

气温 Vaisala HMP155 –90～60℃ ±0.1℃

相对湿度 Vaisala HMP155 0～100% 3%

风速 XFY3-1 1.0～95.0 m/s 0～10 m/s时，≤±0.5 m/s；10～95 m/s时，≤±0.5% 标准风速

风向 XFY3-1 0°～360° ±3°

气压 Vaisala CS106 600～1 100 hPa 0.1 hPa

辐射 Li200x-135 400~1 100 nm 0.2 kW/(m2·mV)

数据采集器 CR1000-XT –55～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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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4次 [29]， 本 文 使 用 的 数 据 空 间 分 辨 率 为 0.75°×

0.75°。本文使用了 ERA-Interim的 10 m风速（U、V）

和海表面气压场。 

3　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 261天的漂流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数

据，该数据覆盖了北极的融化季末期和冻结季。能够

展示从融化季到次年春季的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大气

特征和海冰生长过程。 

3.1    气象要素特征分析

根据漂流气象站随海冰的漂移特征（图 1），本文

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分别为 2018年 8月 21日

至 2018年 10月 23日和 2018年 10月 24日至 2019年

5月 8日。图 2显示了日平均的气压、风速、相对湿

度和气温，可以看出各个气象要素（风速除外）变化在

时间上的连续性，可以说明其在观测期间没有出现冻

结 [30]。第 1阶段处于季节转换阶段，自动气象站随海

冰向东南移动，第 2阶段处于海冰冻结期，自动气象

站随着海冰向东北移动。

在第 1阶段，随着气象站向东南漂移，其多次受

到极地气旋的影响，最低日平均气压为 978 hPa，平均

气压为 1 008 hPa（图 2a）。受到气旋的影响，日平均的

风速在 0.5～11.1 m/s间变化（图 2b），且 2 m风速和 4 m

风速相差不大。由于风速风向传感器受到结冰的影

响，其观测的连续性和数据精度受到了影响，本文借

助于 ERA-Interim 10 m风速讨论其变化。在第 1阶

段，ERA-Interim 10 m风速同自动气象站观测的 2 m

日平均风速的误差和绝对误差均为 1.9 m/s，同 4 m风

速的误差为 1.8 m/s，绝对误差为 1.9 m/s。在第 1阶

段，相对湿度维持在 90%以上（图 2c），在后期开始下

降，平均相对湿度为 93%。气温处于下降阶段，从接

近 0℃ 逐渐降至第 1阶段末期的–12.2℃，平均气温

–6.6℃，海冰处于不稳定的融化期，和前期北极漂流

自动气象站的研究结果接近 [30]，其变化显示了从融化

季向冻结季转变的交替过程。在 2 m和 4 m高度，日

平均的相对湿度和气温差别不大，相对湿度和气温变

化趋势一致。

在第 2阶段，随着季节变化和气象站随海冰向东

北移动，风速和气压呈现出季节变化（图 2a，图 2b），

平均气压为 1 014 hPa，平均 ERA-Interim 10 m风速为

4.6 m/s。气温快速下降（图 2d），从最开始的–12.2℃

下降至 11月 18日的–38.7℃，较低的气温一直持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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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8年 8月 21日至 2019年 5月 8日自动气象站及漂移轨迹

Fig. 1    The drift trajectory of the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station ove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1, 2018 to May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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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4月初，气温开始回升，11月 18日至次年 3月底

2 m和 4 m高度平均气温分别为–32.8℃ 和–32.7℃，

平均相对湿度均为 73%（图 2c）。4月之后，随着季节

的变化，气温和相对湿度开始升高，4–5月平均气温

分别为–21.1℃ 和–21.4℃，相对湿度分别为 80%和 81%。

第 2阶段的平均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别为–29.3℃ 和

76%。

两个阶段的比较发现，2 m和 4 m日平均的气温

和相对湿度变化趋势一致。气温差异小于 0.1℃，相

对湿度差异小于 0.1%，均没有超过仪器的误差范

围。整个观测期间，气温和相对湿度具有明显的季节

变化，受到纬度和季节变化的影响，第 1阶段气温和

相对湿度较高，并逐渐降低，第 1阶段处于不稳定的

融化期；第 2阶段气温和相对湿度稳定在较低的阶

段，经历了完整的冻结期。气压和风速没有明显的季

节变化，但是，低压过程往往带来南侧的暖湿气流，引

起气温和相对湿度的增加，如 2019年 2月 6–13日和

16–21日的两次低压过程，都引起了气温和相对湿度

的明显升高，两次过程中日平均气温分别升高了 8.5℃

和 14.7℃，相对湿度分别增加了 6%和 11%。 

3.2    海冰漂移特征分析

自动气象站随着海冰漂移，在漂移过程中，受到

海洋和大气共同作用，海冰的漂移过程呈现出不同的

两个阶段。图 3显示了 2018年 10月 17–23日（图 3a）

和 24–30日（图 3b）前后 1周 NSIDC的平均海冰漂移

速度场，10月 24日前 1周平均的海冰漂移速度场在

波弗特海一侧，呈现出反气旋式的模态，之后 1周的

平均海冰漂移速度场在波弗特海一侧呈现出向弗拉

姆海峡一侧的输送。本文分析了 10月 24日前后

1周（图 4）的平均海表面气压场和 10 m风场，24日

前 1周的平均海表面气压场呈现出波弗特高压位于

波弗特海一侧，海冰的漂移受到高压北侧偏西风的影

响（图 4a），呈现出向东南漂移的状态，海表面气压场

和冰速场的结果表现高度一致。 10月 24日后的

1周，波弗特高压减弱或者向东移动（图 4b），海冰漂

移主要受到高压西侧向东北的气流影响，因而呈现出

向东北漂移的轨迹。海冰的漂移主要受到波弗特高

压的影响，受其强度和位置的影响，海冰分别受到波

弗特高压北侧和西侧气流的影响，呈现出前后两个阶

段不同的漂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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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 8 月 21 日至 2019 年 5 月 8 日日平均的气压 (a)，风速（b），相对湿度（c）和气温 (d) 时间序列

Fig. 2    Time series of daily averaged pressure (a), wind speed (b), relative humidity (c) and air temperature (d) ove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1, 2018 to May 8, 2019

垂直黑虚线为 10 月 24 日，a中 AWS表示自动气象站观测的气压，b−d中 AWS 2 m和 AWS 4 m分别表示自动气象站在 2 m和 4 m高度观测的

量，ERA-I表示来自 ERA-Interim

The vertical dotted line indicats the October 24 for the different phase. AWS indicates the AWS observed pressure in a. AWS 2 m and AWS 4 m in b−d indic-

ate the observation at height of 2 m and 4 m. ERA-I indicates the data from ERA-Inte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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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动气象站的漂移轨迹，根据逐小时经纬度

的位置变化计算了自动气象站的漂移速度，并且计算

了日平均的漂移速度。同时，将 NSIDC海冰漂移速

度线性插值到漂移自动气象站对应的位置计算日平

均的漂移速度。图 6显示了日平均的 NSIDC海冰漂

移速度和自动气象站计算海冰漂移速度的纬向速度

（U，图 5a）、经向速度（V，图 5b）以及合成速度（图 5c）

的比较。NSIDC平均 U 和 V 分别为 2.6 cm/s和 0.6 cm/s，

基于自动气象站计算的平均 U 和 V 分别为 3.2 cm/s

和 0.6 cm/s。NSIDC海冰漂移速度和自动气象站日平

均的海冰漂移速度比较，其纬向速度、经向速度和合

成速度的差异分别为–0.6  cm/s，0 cm/s和–2.7  cm/s，

由于正负误差相互抵消，导致经向速度平均差异为 0

m/s，绝对误差分别为 2.8  cm/s， 5.9  cm/s和 4.4  cm/s，

两者在纬向速度比较一致，NSIDC海冰漂移速度的经

向速度和自动气象站计算的速度差别较大，而且波动

较大，其合成速度相较于实际漂移速度偏小。 

3.3    海冰生长过程分析

利用冰上布放的 SIMBA温度链浮标观测的气−

冰−海垂直温度剖面，通过不同介质间温度梯度的差

异，假设海冰上表面不变，可以计算得到海冰厚度 [31]，

由于此方法得到的积雪厚度相对误差较大，本文暂不

讨论雪厚。为了使温度链浮标和自动气象站能够实

现长时间的观测，往往选取的作业点海冰比较厚，本

次布放温度链浮标的作业点海冰厚度为 2.4 m。

受海冰漂移的影响，海冰冰厚增长同时受到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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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年 10月 17–23日（a）和 24–30日（b）平均海冰漂移速度和 2018年 10月 24日前（蓝线）后（红线）的漂移轨迹

Fig. 3    The averaged sea ice drift velocity for the period of October 17−23, 2018 (a) and October 24−30, 2018 (b), the lines indicat the drift

trajectory before (blue line) and after (red line) October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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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年 10月 17–23日（a）和 24–30日（b）平均海表面气压和 2018年 10月 24日前（蓝线）后（红线）的漂移轨迹

Fig. 4    The averaged sea level pressure for the period of October 17−23, 2018 (a) and October 24−30, 2018 (b), the lines indicat the drift

trajectory before (blue line) and after (red line) October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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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季节变化的影响。图 6显示了整个观测期间

海冰温度剖面。第 1阶段，冰内温度变化不明显，海

冰厚度基本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减小；第 2阶段，海冰

快速增长，冰内温度梯度加大，至观测结束，海冰厚度

保持增加。第 1阶段海冰温度变化较小（图 7），海冰

处于稳定状态，海冰生长不明显。第 1阶段海冰厚度

基本为负增长，2018年 8月和 9月平均的海冰生长率

分别为–0.11 cm/d和–0.03 cm/d（图 8），海冰冰厚略

有减小，10月的平均生长率基本为 0，海冰生长开始

由负转正。第 2阶段，海冰平均温度从–1.9℃ 下降至

–12.6℃，海冰平均温度为–9.1℃，冰内最大温差为26.6℃。

海冰平均温度在 3月份达到最低的–12.6℃。海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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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a)，经向海冰漂移速度（b）和合成海冰漂移速度时间序列（c）
Fig. 5    Time series of daily averaged zonal sea ice drift velocity (a), meridional sea ice drift velocity (b) and the sea ice drift velocity (d) for

automatic meteorological station derived (black) and NISDC (blue) ove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1, 2018 to May 8, 2019

U_AWS、V_AWS和 UV_AWS分别表示基于自动气象站轨迹计算的纬向、经向和合成海冰漂移速度。U_NSIDC、V_NSIDC和 UV_NSIDC分

别表示来自 NSIDC海的纬向、经向和合成海冰漂移速度

U_AWS, V_AWS and UV_AWS indicate the zonal, meridional and synthesis sea ice drift velocity based on AWS, respectively. U_NSIDC, V_NSIDC and

UV_NSIDC indicate the zonal, meridional and synthesis sea ice drift velocity from NSIDC,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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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年 8月 21日至 2019年 5月 8日 SIMBA温度链浮标观测的自上而下大气–海冰温度剖面随时间的变化

Fig. 6    Temperature evolution for the surface air-ice system from the SIMBA buoy observations ove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1, 2018 to

May 8, 2019

黑线为海冰上界面，绿线为冰水界面，垂直黑虚线为 10月 24日

The black and green lines represent the initial sea ice upper surface and the ice-sea interface, respectively. The vertical dotted line indicats the October 24 for the

different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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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生长最快，平均生长率为 1.3 cm/d，1月和

2月的平均生长率也都超过了 0.9 cm/d，海冰的生长

主要发生在这个阶段。从 4月开始，海冰的生长速度

减缓，4月和 5月平均生长率分别为 0.9 cm/d和 0.6 cm/d。
海冰的生长主要受气温的影响，海冰平均温度（图 7）
和气温（图 2d）变化趋势一致，海冰平均温度和气温

的相关系数为 0.75。
北极海冰一般在 9月下旬开始冻结，海冰范围增

加，但是本文观测到的海冰厚度从 11月份开始增加，可

能与初始冰厚比较厚（2.4 m）有关。整个观测期间，海

冰生长率由负到正，在 2019年 1–3月份，海冰迅速增

长，5月份之后海冰增长减缓，海冰厚度从开始观测时

的 2.4 m，增长至观测结束时候的 3.98 m，观测期间增长

了 1.58 m，海冰的快速生长主要发生在第 2阶段。 

4　结论

基于 2018年 8月中国第 9次北极科学考察期间

布放在海冰上的自动气象站和温度链浮标观测数据，

分析了北极高纬度区域的大气特征，结果显示受到纬

度和季节交替的影响，整个观测期间呈现出两个阶段

的变化。基于自动气象站的漂移轨迹，分析了其

10月 24日前后的不同漂移路径，并且同 NSIDC的海

冰漂移速度进行了比较。基于温度链浮标剖面观测

和不同介质的温度梯度，计算了整个观测期间平均海

冰温度变化和厚度变化，分析了海冰生长过程。对北

冰洋高纬度区域海冰漂流轨迹、气象要素变化和海

冰生长过程有了新的认识，对进一步研究北极海冰快

速变化具有参考意义。

在观测期间，自动气象站受海冰漂移的影响，随

着海冰呈现出先向东南，后向东北漂移的两个阶段，

通过分析发现，自动气象站随海冰的漂移轨迹主要受

到波弗特高压的影响。第 1阶段，受波弗特高压北侧

气流的影响，自动气象站随海冰向东南漂移，气温和

相对湿度都比较高，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分别为

–6.6℃ 和 93%。第 2阶段受到波弗特高压东移或者

减弱的影响，自动气象站随海冰漂移主要受高压西侧

气流的影响向东北漂移。气温和相对湿度快速下降，

平均气温和平均相对湿度分别为–29.3℃ 和 76%，第

2阶段的气压平均高于第 1阶段 6 hPa，显示出了纬度

变化和季节交替带来的影响。在整个观测期间，

2 m和 4 m的气温、相对湿度平均差异均没能超过传

感器的误差范围。同时比较了基于自动气象站漂移

轨迹计算的海冰速度和 NSIDC海冰速度，其纬向速

度更为接近。观测开始时，海冰处于融化阶段，8月

平均融化速率为 0.11 cm/d，第 1阶段海冰厚度略有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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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Time series of daily averaged sea ice temperature over the period from 21 August 2018 to 8 May 2019 (the vertical dotted lin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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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冰的生长主要发生在第 2阶段，随着海冰向东

北漂移和季节的变化，海冰平均温度快速降低，海冰

平均温度为–9.1℃，冰内最大温差为 26.6℃，海冰生

长加快，海冰最大生长期发生在 2019年 3月，平均生

长率为 1.3 cm/d，至观测结束，海冰仍处于缓慢生长阶段。

北极海冰主要依靠卫星遥感手段监测，目前，微

波遥感海冰密集度比较成熟，其与人工观测差异在

−3.96%~12.05%之间 [32]，但是冰厚反演误差仍然比较

大 [23–24]。本文利用浮标观测数据和自动气象站漂移轨

迹，得到了海冰从融化末期到接近生长末期的完整温

度剖面数据、海冰厚度及海冰漂移速度。相比于卫

星遥感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实测数据用于卫星遥

感数据的比较。相比于过往研究在 2002年观测到的

6 cm/s平均海冰漂移速度 [30]，本文基于自动气象站计

算的平均 U 和 V 分别为 3.2 cm/s和 0.6 cm/s，说明自

动气象站布放的位置和大气环流状况都会影响海冰

的漂移状况，同时也说明随着北极海冰减少，海冰对

大气响应越来越敏感。相比于 Lei等 [33] 观测到的海

冰从 8月底的 1.95 m融化至 10月中旬的 1.46 m，本

文观测到的同期海冰融化小于 10 cm；同时，本文观测

到的平均海冰生长率略大于 2008/2009年的观测结果[33]，

说明海冰初始厚度以及漂移轨迹都会影响到海冰的

融化和生长过程。

自动气象站的风速风向传感器和辐射传感器由

于受到冻结和可能的积雪覆盖影响，无法保证数据的

连续性和精度，导致大部分数据无法使用，因此，无法

进行辐射和涡动通量等能量平衡过程分析，提示我们

在以后的观测工作中需要考虑到冻结及积雪覆盖可

能对传感器带来的影响，以获取更好的现场观测数

据。基于温度链浮标获取的宝贵观测数据未来可以

用于热力模式的结果验证，比较热力模式对海冰生长

过程的刻画，进一步借助于热力模式分析海冰生长期

间各能量过程的变化。

致谢：感谢中国第 9 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对海冰观测

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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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a ice and atmospheric factors over
the high latitude Arctic region

Hao Guanghua 1，Shen Hui 1，Tian Zhongxiang 1，Li Ming 1，Zhao Fu 1

(1.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Hazards  Forecasting, National  Marine  Environmental  Forecasting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atmospheric  factors  and sea  ice  growth of  the  Arctic  high latitude  region process  a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data observed by the drifting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over the period from August 2018 to
May 2019. The evolution shows two different phases according to the sea ice drifting trajectory. The sea ice mainly
drifted to the southeast in the first phase and drifted to the northeast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averaged air temperat-
ure and averaged relative humidity are −6.6℃ and 93% for the first phase and those are −29.3℃ and 76% for the
second phase. The averaged pressure is higher in the second than that in the first phase. The sea ice drifting traject-
ory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Beaufort  High.  The  sea  ice  velocity  from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derived  and
NSIDC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are compared and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zonal velocity is unanimous.
The sea ice is mainly melting in the first and sea ice thickness show decrease in the first phase. The sea ice growth
rate is −0.11 cm/d in August. The sea ice growth mainly occurs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sea ice growth rate is lar-
ger than 0.9 cm/d from January to March 2019. The largest monthly averaged sea ice growth rate is in March with
the value of 1.1 cm/d and the sea ice keep growth until the end of the observation period.

Key words: sea ice growth；sea ice velocity；Beaufort High；drifting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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